


全息传真机

杨冬
 成文郑给我一个支点，我能够转动地球。——阿基米得

（一）

帝国银行大厦是全纽约——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高大、最豪华的建筑。
即使在摩天大厦鳞次栉比的曼哈顿商业区，它也显得鹤立鸡群。在驶向纽约
港的船只上的乘客眼里，它是最先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建筑，已经取代了自由
女神像而成了纽约的象征。
与气势恢弘的帝国银行大厦相匹配的，是帝国银行超级金融帝国般的
实力。其实，在二十一世纪五十年代的今天，计算机通讯网络的普及已使得
银行的触角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非洲贫穷的小镇街头到联合国总
部，高度的自动化的信息传输已经使雄伟的银行大厦和宽敞的营业大厅成为
历史，但帝国银行的总裁坚持认为，豪华到奢侈程度的银行大厦本身就是银
行雄厚的资本实力的象征。

（二）
我满意地坐在自己宽敞而豪华的办公室里，透过玻璃幕墙俯瞰都市的
街景。我喜欢这样做，它使我体会到一种成就感。我两手空空地从大学校园
里迈进这个波谲云诡的社会，不到十年就坐在了全世界最大的银行副总裁的
位置上，我有理由拥有这样的成就感。几下敲门声打断了我的遐想。“请进！”
我有些不快。是哪个冒失鬼事先没有预约就闯到我的办公室？“你好。”门
前的人彬彬有礼地摘下帽子，向我伸出手来。

“我想，你已经认不出我了吧，银行家？”他着意强调了“银行家”三
个字，这使他轻快的语气中透出几分讥诮。
我握住他伸过来的手，不失礼貌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他有一双修
长的手，手指纤细而冰凉，仿佛钢琴家。他面色苍白，身材高挑瘦削，只是
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透出坚定的目光。我的大脑飞快地检索着我所认识的各
界人士，但我实在想不起来。我的社交范围虽广，但与大部分人只是一面之
交，往往是互换名片后泛泛交谈几句就各自东西。不过，眼前的这个分明十
分面熟，他是——“威尔斯。请原谅乔治威尔斯的冒昧打扰。”噢！原来是
他。威尔斯是我大学时代的一位同学，而且无疑是最有天才的一个。当然，
除了我之外。秘书小姐端来咖啡。

“那么，最近在从事什么研究呢？”一阵寒暄过后，我进入正题。威尔
斯绝不会仅仅为了礼仪而花费他宝贵的时间来拜访一位旧同学的。

“我嘛，还说不上它的确切名称，不过我想可以叫它——呃越‘全息传
真机’。”威尔斯双手比划着，寻找着恰当的字眼儿。

“传真机？”我奇怪地问他，“那还能有什么好研究的呢？它已经过时
了，早就被电脑通讯淘汰了。你不会还在这上面浪费你的宝贵时间吧。”“不，
不是那种传真机，我只不过是套用一个人们比较熟悉的词儿。”威尔斯放下
手中的咖啡，认真地说，“让我们从头说起吧。你知道，一种物质之所以区
别于其它物质，无非是其基本粒子排列组合的方式与其它物质不同。”“等一



等！”我插言道，“我想你漏了点什么。黄金之所以不同于白银，乃是组成它
们的材料不同。”在大学里，我和他经常发生这样的争论。他是爱尔兰人的
后裔，父母双亡，无亲无故，仅靠奖学金维持生活。那时，他全身心地投入
了爱因斯坦、维纳、申农①的著作，而我却专注于亚当斯密、凯恩斯和萨缪
尔森②。

“我认为这和我所说的并不矛盾。”威尔斯飞快地说，“从更深入的层次
看，金原子之所以不同于银原子，仅仅是由于前者由７９个质子和同样数目
的电子，以及１１７个中子构成，而后者只要４７个质子和电子，加上７８
个中子。此外，就是基本粒子排列组合的方式。看来，你还需要在这上面花
费一点儿宝贵的时间。”他的话里又有了讥诮的味儿。
我有点儿难为情。毕竟，让人教授这样的物理常识，并不是什么值得
夸耀的事情。“好吧，但那又怎么样呢？”我硬着头皮问下去。

“不怎么样。如果我能把构成原子的这些基本粒子，按照新的方式，比
方说像金原子那样重新排列组合起来，我就得到了黄金。”他平静地说。

“也许吧。不过你知道用你的现代炼金术制造出一个金原子需要耗费价
值多少盎司的黄金吗？”我在大学时，虽然物理学得不好，但也略知通过粒
子加速器轰击原子可以使之转变为其它物质，不过这在商业上是不可行的。

“我来这里不是跟你谈论什么炼金术的。”他严肃起来，面有愠色，“我
要做的绝不是把原子拆碎再把它们装配起来。这里需要的仅仅是信息。”“好
吧，我收回前面的话。”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样子，我感到有点好笑，“不过，
这*胄畔⒒*有什么关系呢？”“我所说的信息，并非仅仅意味着你所关心的
华尔街股票指数、外汇市场上的外汇牌价之类的狭隘的消息。”他看了我一
眼，显然，他还有些不快，“信息是物质的结构和组成方式。重复一遍，一
种物质之所以区别于其它物质，无非是其所固有的信息不同。一个氢原子由
一个质子和绕着它运动的电子〖ＦＬ）〗〖ＣＤＦ４７〗〖ＦＬ（３！〗构成，
这就是氢原子的信息，当然，还不是全部。如果它们按照新的方式——比方
说金原子的方式——排列组合起来，它们就成了黄金。你和我的不同，并不
是因为我的体重是１２０磅，而你——”他打量了一眼沙发上我大腹便便的
身体，“是２２０磅，更重要的是那些粒子的排列组合方式。这就是信息。”
我发觉自己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跟上他的思维。
威尔斯继续说道：“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我掌握了某种物质，比方说，
像你我一样的人，在某一时刻的全部信息——这在目前是完全可行的——我
就可以把它传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或者——”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喝
了一口咖啡。他看了看我，加重了语气：“干脆把它复制出来。”我口中的咖
啡几乎喷了出来。复制人？这可太荒谬了！我赶紧打断他：“不，我不认为
是那样。如果是其它东西，或许还说得过去，但你怎么能制造一个具有独立
意识的人呢？难道精神也是可以复制的吗？”威尔斯望着我，友好地笑了：
“我的朋友，从来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意识’。难道意识可以独立于大脑而
存在吗？你在这里和我谈话，你的神经冲动沿着神经纤维传播到中枢，在你
的大脑皮层里某个部位刻下了凹痕，从而作为你记忆的一部分留在你的大脑
里。人的大脑皮层里沟壑纵横，那里栖息着他的全部思维。你的‘意识’，
就在你的脑回中，在那错综复杂的神经细胞的结构中。”他不容置疑地打着
手势。
直觉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的话又确实合乎逻辑，使我一时难



以反驳。我迟疑着说：“我想你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就算你的理论正确，但
你无法把握像人这样复杂而精密的结构。这样庞大的信息量绝对是个天文数
字，他超过了人类的认识所能达到的极限。”他急切地打断我的话：“以前是
不行。但现在——”他把视线转向我的办公桌上，那儿有一台个人电脑，他
起身走过去。“它行。”他取出一张光盘，“你知道这小东西里能装多少信息
吗？”我被问住了，这个我还从没有注意过。“早在几十年前，人们已经可
以将一部《大英百科全书》储存进去。半个世纪以来，电子技术发展的速度
以几何级数增长，现在我手中这一片小小的光盘，足以装下人类有史以来所
有出版过的文字资料，这又何止是天文数字。”稍后，他又补充道，“何况你
这还只是普通的微型计算机，它和巨型计算机系统比起来，又成了小巫见大
巫。商用巨型机系统早已对任何付得起租金的人开放，即使在我的用途上，
它的信息存储和处理能力也基本上没多大问题。我发明了一种特殊的信息扫
描方式，与现代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就有了我的全息传真技术。现在，我在
技术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难题，我需要的只是一些钱。”“还有一个小小的问
题。”我打断他，“就算你拥有了信息，我想你还缺一样东西：物质。你不能
凭空把物质变出来，就像魔术师那样。”“不，我没有创造物质，那是上帝的
专利。”威尔斯解释道，“可是，难道我们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吗？我们的周围
充满了物质。基本粒子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为了证实这点，你只需要呼
吸一次——你刚才已吸进了柏拉图曾经呼吸过的３０００个空气分子。”我
下意识地呼吸了一下，仿佛由于他的话而空气中就弥漫着古希腊哲学家的气
息。像他这样的科学家也谈论上帝，真有些不可思议。
我得承认，从逻辑上来说，他的构想是行得通的，至少我没有发现矛
盾，但是职业习惯促使我更加挑剔。“呃——好吧，也许你是对的。不过，
你为什么不去找科学院呢？他们会提供你所需要的援助啊。要知道，现在是
大科学时代，难道你想单枪匹马地完成这项‘惊人的发明’吗？”“不，我
不可能去访问科学院。如果他们认为我的研究可行，他们会据为己有；如果
他们不相信，那他们根本不会理我：反正从他们那儿我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东
西。”他的眼光注视着我，充满着热烈的企盼，“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你
是指——”“对，我想获得贷款。”“听我说，威尔斯。”我避开他的眼睛，“就
我个人来说，我相信你的话，并且很愿意帮你，不过，”见他的眼光顿时黯
淡下来，我只得硬着头皮说下去，“你知道现在所有的银行对贷款审批都有
一套非常严格的制度。比方说，你有担保吗？”他摇了摇头。“那么，也许
你可以为你所需要的贷款提供必要的抵押物？比如说，房产、地契、股**
证⋯⋯”“听着，银行家。如果我有这些东西，任何一家银行都可以为我发
放贷款，我也就用不着来找你了。你要的东西我一无所有，但我确信我将会
获得成功。我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我必胜的信念，”他看着我，又补充道，“以
及它会带给我们无可估量的商业价值。想想吧，到那一天，现有的一切运输
工具都将被淘汰，人们可以在瞬间到达他们希望去的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稀有资源会变得俯拾即是，不会再有贫困、失业和罪恶；人们的全部物质愿
望都将得到满足⋯⋯”我完全被他理想主义的神态打动了，但理智还是清醒
地告诉我，我的银行经理们绝不会赞同向一个满脑子充满了新奇的幻想而又
一文不名的发明家投放哪怕是一块钱的贷款。在他们看来，它的风险几乎是
１００％。

“威尔斯，”我只得打断他的话，“我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是我终生



的荣幸。只是，”我回避他极度失望的目光，“只是我无法帮助你。你知道，
银行发放贷款，是要经过委员会的无计名投票表决的，即使我作为审查委员
会主席投赞成票也没用。我会被否决，我无法控制其他人。这就是所谓的金
融界的民主。”我这才努力正视他失望的面孔。“不过，作为对你的信任的回
报，”我从抽屉里抽出一张个人支票，没有理会他的拒绝，“不，这并不是什
么恩赐。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我对你的事业的一点投资。记住，
投资是要得到回报的。”我边填边说，“五十万。我只能提供这么多了。”威
尔斯在座位上沉思了片刻，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上来，接过支票，便转身离去。
走到门口，他突然转过头来，严肃地说：“请相信，你一定会得到你的那份
回报的。”

（三）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的电脑忽然自动打印出一张信函——敬请尊敬的
银行家先生和同事明晚８点赴鲁尔街２８１号参观一项惊人的、伟大的发
明。威尔斯。
威尔斯！自从他那次突然造访之后，便似乎神秘地消失掉了，没留下
任何通讯地址。在几次寻找未果后，我几乎已经将他淡忘了，没想到几个月
后他又这样神秘地出现。我又仔细看了看他的独特的“请柬”，这样直截了
当的邀请倒确实是他一向的风格。这么说，他已经成功了？这是栋年久失修
的破旧楼房，又矮又难看。威尔斯站在门口向我们致意，没想到他就是在这
种地方搞他的惊人发明的。
威尔斯的实验室肯定是一间装废弃杂物的仓库，比外边看起来还要陈
旧。空间虽然不小，但阴暗而潮湿，昏沉沉的灯光无力地照在房间里到处堆
放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上，空气里似乎有一股霉味。我听见胡佛先生不满地咕
咙着，看到泰勒先生皱起了眉头，罗宾逊夫人牵着她那条名贵的纯种波斯猫，
几乎是见缝插针般踮着脚尖走了进来。我把随行的贷款审查委员会成员一一
介绍给威尔斯。

“啊，欢迎。尊敬的胡佛先生，泰勒先生，罗宾逊夫人。我很荣幸地把
一项神奇的发明介绍给各位。”也许是缺少阳光的缘故，威尔斯的脸色看上
去更加苍白了，但他仍然神采奕奕。由于我已向同事们介绍过威尔斯及其发
明的有关情况，所以他们此时没有再次表示出惊奇。当然，我隐去了我和威
尔斯之间的关系。因为在银行制度中，向关系人放贷款是要受到怀疑的。

“威尔斯先生，请问您如何向我们展示您的‘神奇的发明’呢？”胡佛
先生发问了。他是那种典型的人们印象中的银行家，冷漠而精明。曾经有一
个自称发明了一种能“以水代油”的燃料技术的家伙找到他，要求以专利为
抵押贷款，结果在现场被他揪住了往水里掺汽油的手。“是啊，您的‘全息
传真’技术能为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泰勒先生问道。这是一位怀疑论
者，对任何事情都不会轻易相信。有次一位科学家给他讲述某种腐蚀力极强
的溶液时，用了诸如“能够溶解任何它碰到的物质”这样的字眼。泰勒先生
冷冷地反驳道：“那么，请问你用什么东西来盛放它呢？”把这位不善言词
的发明家当作骗子轰了出去。事后才知道，那位能干的发明家使用的是两种
本身都非常安全、平和的溶液，但当它们混合在一起，就会发生剧烈的反应，
释放出无与伦比的腐蚀力——就像一种几十年前曾经不可一世的二元化学武
器。“噢，不，不仅是信息。我可以传送随便什么东西。”罗宾逊夫人不屑地



哼了一声，威尔斯的目光转向她：“比方说这位夫人的漂亮的独一无二的
猫。”罗宾逊夫人一惊，她可舍不得把这样娇贵的宠物当作试验品。但大家
的眼光赞同地落在她和波斯猫上，她又看了看威尔斯信心十足的样子，只好
同意了。
威尔斯走过来，弯下腰轻轻抱起雪白的小猫，走向角落。那儿有一台
小型的计算机，一些乱七八糟的导线、光缆和一个我说不上来名称的东西，
上面有只半透明的盖子，像是某种容器。威尔斯打开那只盖子，把小猫轻轻
放了进去。小东西似乎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不安*亟辛似*来。威尔斯盖
好盖子，走到计算机前，快速地敲了几下键。
那容器迅即嗡嗡地响起来，发出白色的炫光，我们都瞪大了眼睛。片
刻，耀眼的光亮消失了，容器复归平静。威尔斯打开盖子，我们走过去，惊
愕地发现里面竟空空如也——小猫消失了！只听罗宾逊夫人发出一声惊呼：
“天哪，我的猫不见了！它可花了我两万美元！”威尔斯微微一笑：“不要担
心，夫人。”他快步走到房间的另一角落——那里有一个同样的容器。他打
开盖，里面传出清脆的喵喵的叫声。不等威尔斯抱起它，小家伙一跃而出，
跑到罗宾逊夫人身边，起劲地蹭着她的脚，呜呜地叫着，仿佛受了委屈。

“噢，我的小宝贝，你这可怜的家伙，你受惊了。”罗宾逊夫人弯下腰去
抚摸她的宠物。银行家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威尔斯站在我们面前，双手抱在
胸前：“怎么样，先生们？”“很有趣，是吗？”泰勒先生转头朝向胡佛先生。

“呃⋯⋯了不起的魔术。难道您不这样认为吗，先生？”胡佛先生侧过
身来问我。天哪，这家伙真的把威尔斯当骗子了。
威尔斯显然被激怒了。“不！先生们，这决不是什么魔术！这是本世纪
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他大声喊起来。

“噢，是的，是的，所有的人都会这样说的。”银行家没有耐心了，“等
一会儿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请原谅，我得先走一步了。”胡佛先生对我耸
了耸肩，转身向外走去。“那么，我也失陪了。”泰勒先生紧随其后。“演出
很精彩。”罗宾逊夫人边走边说。在门口，她停了一下，从随身的小挎包里
抽出一张钞票扬了扬，放在桌上：“再见。”

(四)

威尔斯抱头蹲在地上，一下子变得没精打采了。
我无言地站在他身旁，拍了拍他的肩头，不知该如何安慰他。“你知道，
这就是典型的银行家，精明而愚蠢。新的发明就像飞机，但他们看到的只是
失事的飞机。”威尔斯抬起头来：“你相信我，对吗？”我灵机一动：“威尔
斯，你可以复制任何东西，是吗？既然这样，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黄金、
钻石、珠宝等等一切贵重物品，然后出售你的产品来筹集资金，那你为什么
还要寻求贷款呢？”威尔斯摇了摇头：“这我当然想过。可我使用的是商业
网络的超级计算机，只有它才能处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但它的租金太昂贵
了，即使我制造出一枚价值一万美元的钻石，我也得花两万美元让计算机扫
描它获取足够的信息。也就是说，钻石的价信比是０1 ５——价信比就是物
质和价值与其所包含的信息量之比。黄金的价信比是０1 ３。只有价信比大
于１的物质才是值得制造的，但是这种物质不存在。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吗？
为了得到一定的效用，必须产生更多的无序度。我扫描物质得到的信息负熵
值，抵消不了由此而发生的正熵，所以从经济上来说，它永远是得不偿失的。



我的全息传真技术不是为了制造任何用传统方式足以胜任的东西的，但它可
以轻而易举地实现比如星际尺度的超距传送，使人们不必再为此付出天文数
字的运输费用。或者用来重现那些独一无二的、不可再生的奇珍异宝——它
的收藏价值远远超过了本身的用处。可是谁会把那价值连城的宝贝拿到我这
儿来呢？除非我找到一种⋯⋯”“除非你能找到一种寻常易见的，而又是具
有高额价值的东西。”我接上他的话。

“是啊，可天底下哪里会有这样的东西呢？”他的目光漫无目的地在房
间里游走。我思索着跟着他的目光：“或许会有这样的东西，比如——”蓦
地，我们的目光同时集中在房间里的一样东西上。然后，我们飞快地对视了
一眼，他猛地一下跳起来，发出阿基米得式的叫喊：“我找到了！”不顾地上
绊脚的杂物，向那样东西飞奔过去。“天哪，我想我已经成功了！”他手里拿
着那样东西，手舞足蹈。那是罗宾逊夫人留下的作为“观看演出”的报酬的
一张钞票，面额一百美元。
钞票无疑是有史以来商品流通的最惊人、最了不起的成就了。正是这
样东西，本身一文不值，一旦被法律赋予了购买力，立刻身价陡升，成为人
类一切价值的代表和衡量的标准，成了无数人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对威尔
斯的机器来说，它和同样大小的废纸片没有两样，但对于社会，这难道不正
是最便宜而又最昂贵的东西吗？“不，威尔斯，你不能⋯⋯”我意识到事态
的严重性，想阻止他。

“不，我能。”威尔斯迅速开动他的机器，片刻间，他得到了一个一模一
样的拷贝。

“看哪！多么神奇！”他把复制的钞票递给我，“我已经穷得好久没摸过
钱了。否则我早就会想到。”我凝视着钞票上富兰克林睿智的眼睛，摩挲着
凸凹的水印，感受它特殊的纸质。
毫无疑问，这的确是一张百元面额的美钞。“不错，足以以假乱真，但
是你必须停止这样做。你知道这是犯罪。”“这里没有假的，两张都是真的。
它们的唯一区别就是，我手里这张是从印钞厂里出*吹模�*你那张是我制造
的。”威尔斯打断我的话，“此外就是：一张在你手中，另一张在我手中。从
这个意义上讲，它们确实不同，拥有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但是谁会在乎它
呢？”“不，威尔斯。在技术上你当然是成功的，但在法律上⋯⋯”身为银
行家，我清楚地知道印制伪钞是多么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
威尔斯再一次打断我：“多么可笑，制造黄金会得到鼓励，而印刷钞票
却是非法的。当我穷困潦倒的时候，整个社会都无人过问。现在我要成功了，
法律却出现在我面前，对我说：‘不，你不能这样做！’法律只不过是保证社
会进步和公正的手段而已。如果手段和目的冲突，那它就应该被毫不犹豫地
抛弃。法律对我不再有效了。我还要进一步改进我的机器，它不仅可以复制，
还将能够改造物质，那时它将是真正伟大的发明。来吧，银行家，为这创世
纪的时刻早日到来欢呼吧。我不会忘记，是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
你会得到属于你的回报的。”“不，威尔斯，我不需要什么回报。你正在走一
条危险的路，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让我们一起再来好好想想，肯定还会有别的办法。既然上帝让你创造
了如此辉煌的成就，那他一定不会让你在犯罪中完成它。”威尔斯轻轻地，
但却是坚定地摇了摇头。“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不需要什么上帝，
我只要一些金钱。”他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我，“给我信息和物质，我就能创造



世界。”
（五）

威尔斯又失踪了。
自从那次令人难忘的会见之后，三个多月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
曾找到他的破旧的实验室兼卧室，那里人去楼空，只有凌乱的废弃物，积满
了厚厚的灰尘，角落里蛛网密布，像是很久都人迹未至。我徒劳地企图搜寻
他留下的信息，但终于一无所获。我甚至找到这个破仓库的房东，一位上了
年纪，说话罗里罗嗦的老太太。我听了半天，才明白“那个总是拖欠房租的、
营养不良的年轻人”最后一次付清了所有积欠的房租，并付给她一笔可观的
酬金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那可真是个好小伙子。他肯定是发财了。
是的，他一定有很多钱。”老太太喋喋不休地说道，“愿上帝保佑他。”威尔
斯带着他神秘的机器消失了。他是个天才，他在穷困之中单枪匹马地作出了
那样不可思议的发明。如果我们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大胆地支持了他，我
们本可以使这样革命性的发明更早造福于世的，但我们所作的一切却是压制
天才。然而真正的天才是压制不住的，就像石头下的种子，或许会生出斜芽，
但它终究是要露出土面的。威尔斯也一样。我有种预感，到那时，不是伴随
着令人炫目的辉煌，就是伴随着令人瞠目的罪恶。

（六）

电子金融信息网络中的这条伪币案消息并不引人注目，它太平常了，
没人去理会它。的确，在今天的世界，狗咬人已不值一谈，人咬狗才是真正
的新闻。但是接二连三的连续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

“可以乱真的伪钞在全美各地陆续被发现。据银行界人士指出，现有的
仪器完全不能辨别真伪。只有当两张号码完全相同的钞票放在眼前时，人们
才会感到困惑不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货币管理人士称，这是迄今制造
得最成功的伪钞。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甚至不能算是‘伪’钞，因为没
有任何人或仪器能够分辨出真伪。这位人士拒绝对伪钞的印制方式作出推
测，但他私下认为，罪犯可能采取了一种‘高级复印技术’。”“货币监管当
局负责人承认，这种无法识别的伪钞的出现，可能在全美乃至在全世界范围
内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因为电子货币的大规模使用并没有完全消
除现金交易的必要，随着人们对伪钞的恐惧心理的加剧，他们可能会拒绝接
受任何现钞。这将对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极大的威胁。”天哪！难道是威尔
斯？我从电脑里调出有关这起伪币案的全部图文资料，从各个角度端详着那
两张同号的钞票的全息立体图像。它们就像孪生兄弟，毫无二致。虽然没有
露出威尔斯的庐山真面目，但透过那两张似曾相识的钞票，我仿佛又看到了
他那苍白而冷峻的面孔，和隐藏在花花绿绿的纸片背后的好像要嘲弄一切的
目光。是的，是威尔斯。他终于出现了，带着令人瞠目的罪恶。
我不知道该如何作为。身为银行家，手里有伪币制造者的线索而保持
沉默，是违反职业道德的。但从感情上，我又怎能出卖朋友？也许，我是这
世界上他唯一信任的人了，而且，我也决不能把一个天才投进监狱。何况，
即使我说出来，人们就会相信我吗？银行家居然与伪币制造者有牵连，这又
会对银行声誉带来多大损失？另外，我也不相信威尔斯会无休无止地利用他
那杰出的发明做这样低级的事，他或许是在走着一些伟大的艺术家所不得不



走的路：为了金钱而制作一些媚俗的作品，然后用挣来的钱去从事高尚的艺
术创作。我这样安慰着自己，在不*埠徒孤*中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尽管警方的搜捕已经铺天盖地地展开，新的‘伪’钞仍然在不断出现。
日前，ＦＢＩ③召集了紧急会议，总统限令警方在三周内破获此案。”我把
详细的报道调出。屏幕上，总统在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们决不允许任
何虚伪的、丑恶的东西横行在美利坚自由、民主而和平的土地上。它们可以
在某些时候欺骗某些人，但它们决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我们一
定要抓到他，我们一定能够抓到他。”总统作着坚定而有力的手势。由于临
近大选，他肯定十分慌张。如果不能在任期内实现诺言，对他的竞选连任将
非常不利。
图像切换，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咬牙切齿的警官，屡屡的扑空使他恼羞
成怒。他对记者恶狠狠地说：“我要把他挂到监狱墙上的钉子上，还要在他
口里塞满他亲手制造的纸片！”他的手伸向摄像机，整个屏幕满是他的巨手。
我关掉电脑，不禁为威尔斯担心起来。不管他是怎样灵巧地躲过了警
察的一次又一次搜捕，但现在整个国家机器已经开动起来，他所面对的是整
个国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还能躲过下一次吗？

（七）

网在渐渐收紧。
这是除了战争以外国家武装力量的最大规模行动。两个星期以来，一
批又一批伪钞制造者纷纷就擒，但威尔斯仍然深藏不露，那种可怕的伪钞仍
在不断出现。虽然威尔斯依然逍遥法外，但警方已经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线索。
人们普遍相信，这个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伪钞制造者”的落网只是个时间
问题。是啊，如果一个超级大国倾其全力，还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呢？我
打开电脑，接收最新的消息。

“警方相信，他们已经掌握了罪犯的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据目击者描述，
他是一个年龄在３０岁左右，身高约１1 ８米、体重１２０磅的男子，脸颊
瘦削，面色苍白。专家已经根据证人的描述绘制了他的模拟图像，通缉令已
向全国各地发出，机场、港口和海关已受到特别的监控。国际刑警组织得到
请求，已向全世界发出红色通缉令。各整容外科医院得到警告，不得为具有
类似特征的人进行手术⋯⋯”通缉令展示在屏幕上，模拟的三维图像从各个
侧面看都是威尔斯本人。他们甚至注意到了他那双独特的冷峻的眼睛。他们
不是吃干饭的。威尔斯，当心！
终于，两天后，所有的传播媒介都在显著的位置报道一条爆炸性的消
息：“美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伪币制造案破获！案犯当场被擒！”尽管我对此
早有思想准备，但仍然心中一惊。屏幕上出现的在押者正是威尔斯，他面无
表情，面对闪烁不停的照相机灯光和记者一窝蜂的提问，毫无反应，在十几
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的严密监护下被送进囚车。几辆鸣着警笛的警车前后左右
护卫着这个特殊的犯人，呼啸着疾驰而去。威尔斯，不管你有如何天才的头
脑，你终究无法和一个国家相抗衡啊！
审判立即着手进行。据报道，警方手中有“多达１０００多页”的文
件据以对他起诉，这还不包括各种证人的证词。但令人奇怪的是，他自被捕
至今，一句话也不说，也不为自己聘请律师。法院已替他指定了辩护律师，
但他拒绝向律师提供任何情况。这名莫名其妙的律师将在自称是“完全无知”



的情况下对被告进行辩护。
于是，这场美国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但又是最令人费解的审判开始
了。人们中断了正常的工作来收看审判实况，帝国银行的会议室里，高级经
理们也坐在一起注视这场不寻常的审判。这场案件对整个金融界的冲击太大
了。
正像事先所料想的那样，被告面对种种不利的证据不置一词。被告没
有能拿出少数人猜测的“秘密武器”来扭转形势。尽管还有人猜想，他是企
图利用沉默来争取时间，但审判程序毫不迟缓。被告律师根本无法应付控方
的证据，他的存在已经毫无意义。最后，这位气急败坏的律师索性放弃了辩
护，坐到旁听席上，招来全场哗然。
审判结束了，所有的陪审员都投票赞成被告有罪。根据法律，被告将
被处以极刑，这个胆大妄为的狂徒将被送上电椅。随着首席法官手中的槌子
重重地敲在桌子上，所有的摄像机都把镜头对准了威尔斯的脸。噢，那就是
威尔斯吗？那副天才的头脑此刻在怎样思考呢？那双睿智的眼睛为何黯然无
神？

（八）

正如再大的涟漪也会平息，轰动全国的伪钞案在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
扬之后，也逐渐被人们淡忘。那些嗅觉敏锐的记者们又四处出击，寻找新的
猎物去了。再没有令人提心吊胆的伪钞出现，总统也如愿以偿地连任成功。
一切都归于平静，整个国家也可以松口气了。
我独自在家，享受着现代科技带来的舒适生活。时间真是一剂好药，
威尔斯的死引起的伤痛，如今也慢慢遗忘了。一天，我的电脑发出了声音：
“有一封电子邮件，打开它吗？”“噢，好吧。”我漫不经心地答道。

“亲爱的银行家。”我一愣，这熟悉的称呼、熟悉的音调，难道是⋯⋯天
哪，这是威*�沟纳*音！我不由得吓了一跳，赶紧跑到电脑前。威尔斯生动
的面孔又出现在屏幕上，我感到眼前升起一片白雾。“不，别害怕。噢，是
的，我没死。”我使劲揉了揉眼睛。没错，那双久违的、哲人般智慧的眼睛
是无人能模仿的。

“对不起，让你为我担心了。”威尔斯在电脑里说。我仍然弄不懂这是怎
么回事，难道他从监狱里逃出来了？不可能，这简直是不合逻辑的。要让我
相信他这样重要的犯人能从戒备森严的监狱里逃掉，犹如相信太平洋会在一
夜之间蒸干一样困难。

“是的，我触犯了法律，但我别无选择。让这样伟大的发明禁锢在一个
人的头脑里，才是对人类最大的犯罪。我不能老是被人追捕，在惶惶不可终
日里搞我的发明。有好几次他们都差一点抓住我了，不过我总算逃掉了。最
后一次，我不得不冒险将自己传真到几百英里外的另一个实验室，以摆脱那
只几乎抓到我背上的手。那时我对人体传真还没有十分的把握，幸运的是，
我成功了。”他故作轻松地说。我能够体会到那千钧一发的时刻的紧张程度，
但是，我亲眼看见，他分明已落入了警方的掌心。“我制作了一个自己的拷
贝，一劳永逸地甩掉了他们。”我惊呆了。

“我知道，在‘他’诞生的那一瞬间，我们是完全相同的。但从那时起，
我们就成了两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了。你也许会问，为什么‘他’会甘愿为
了‘我’去送命呢？因为我对自己有绝对的信心。我们都知道，不论谁作为



肉体消失了，但他仍将在精神上获得永生。为了伟大的发现，我愿意作出牺
牲。”他冷静的话语让我感到一种崇高的悲壮。他就像那传说中的不死之鸟，
在烈火中得到了新生。

“不，不要跟我辩论什么天赋人权。如果我不得不付出伦理上的代价，
那就让我来承担吧。社会本来就是这样冷酷无情。至于你，会得到应有的报
偿的。我不会忘记，是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慷慨地帮助了我。请原谅我不能
亲自来看你，这也免得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再见了，我亲爱的银行家，我相信，我们会再见的，当我的发明已经
给世界带来福音的时候。会有那一天的。”威尔斯作了个告别的手势，然后
图像和声音一起消失在电脑中。我怅然若失。
敲门声打断我的思绪。仆人送来一个包装精美的小盒子。上面写着：
给我亲爱的银行家。我打开它，深黑色的缎子上一颗红宝石放射出夺目的异
彩。这是人间最纯洁、最美丽的颜色，和威尔斯的发明一样，有震撼人心的、
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美。
我没有试图追寻送来礼物的信使。我知道，如果威尔斯不愿意露面，
那就是说，谁也别想找到他。
我推开窗，仰望满天繁星。威尔斯又一次隐遁到了茫茫人海中。正如
这浩瀚的星空，群星璀璨，谁又能分辨出哪一颗是长久不熄的恒星，哪一颗
是靠反射而发光的行星？在这人潮人海中，又有多少像威尔斯这样幸运和不
幸的天才呢？注：①维纳，美国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人；申农是信息论的
创始人。②亚当斯密，英国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的鼻祖；梅纳德凯恩斯、
萨缪尔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③ＦＢＩ，美国联邦调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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